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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郭沫若与小原荣次郎
谈瀛洲

    因为知道我养一些兰
花，老友、鲁迅研究专家郜
元宝教授发来郭沫若的一
篇短文给我看，说“跟兰花
有关”，问我有没有看过。

我说，“没有，但里面说的
小原荣次郎我是知道的。
他出了套《兰花谱》，配有
照片，现在许多养兰人都
有，奉为圭臬的。”兰界的
许多人都知道小原荣次
郎，却不知道他和鲁迅与
郭沫若有来往，我之前也
不知道。

郭沫若的这篇文章，
收在《1913-1983鲁迅研
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的
第三卷（1940-1945）里面，
题目叫“O. E.索隐”。鲁迅
的《集外集》中收有《送 O.

E.君携兰归国》一诗：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

托幽岩展素心。
岂惜芳心遗远者，故

乡如醉有荆榛。
郭文是解释这位 O.

E.究竟是谁的。他在文章

中写道，“这 O. E. 是日本
的一位小商人小原荣次郎
（Obara Ejero）。”他和在中
国广为人知的内山书店的
老板内山完造是好朋友，
因此也成了鲁迅的朋友。
小原荣次郎在东京日

本桥开了一家店铺，叫“京
华堂”。他常年往返于中日
之间，一开始是贩卖一些
“纸张笔墨，陶磁图章，假
古董”等等，什么都有，后
来开始带一些中国的兰花
回日本去卖，没想到卖得
很好。于是“几年工夫便把
门面焕然一新，还在上野
公园附近购置了一座兰

圃，专门栽培兰草，翻译中
国兰花典籍，出版大型的
兰花杂志，主摧（原文如
此，疑当为“办”字）兰花展
览会，兰花演讲会等，小原

竟可说是成为了
日本的兰花博士
了。”

郭沫若在
流亡日本期间，

是得到小原不少帮助的，
主要是“凡在上海所收得
稿费或版税，便交由内山
汇与小原，免得经过银行
的手续，很感方便。”但后
来东京的警视厅把郭沫
若抓起来在拘留所里关
了几天，连累小原也被在
拘留所里关了几天，后来
小原和郭沫若就疏远了
起来。

依郭沫若所说，鲁迅
这首诗的墨迹，“小原是
把来嵌在玻璃匣里的。每
逢展览兰花时要拿出去
挂，杂志和书籍上也每有
这诗的照片揭出……离
开了‘故乡荆榛’的‘老佳
人’，结果是成为了玻璃
匣里的广告。”郭沫若最
后的这句话，是带了些讽
意的，意思是鲁迅被小原
利用了；他的墨迹，被小
原派了商业的用途。但我
觉得，每逢展览都要把鲁
迅的墨迹拿出去挂，也说
明小原荣次郎对这墨迹
的珍视吧。
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

到，郭沫若对日本兰花的
状况并不了解。首先是他
说“日本也有兰，当然是中
国输出的……但日本兰却
没有香。日本人赏兰，重叶
而不重花。”一方面说日本
兰来自中国，一方面又说
中国兰香而日本兰不香，
这本来就是矛盾的。实际
上日本也有本土所产的春
兰和寒兰等，而且有的香
有的不香，香气和中国的
兰有所不同，有的中国兰
家说有“药味”，有的说有
“青草气”，而中国春兰的
香是“幽香”（但不同品种
的中国兰香味其实也有差
别）。

日本兰家看重色花，
所以选出的兰花色彩丰
富，有红色、黄色、紫色、朱
金色等。韩国兰家也是如
此。但日本兰家对中国兰
花和韩国兰花都很重视，
除本国的兰花外，也一直
在收集和保存中韩的兰花

品种。
小原收购了一些中国

传世兰花名种卖到日本，
并为日本兰家所珍视和保
存，从他个人来说虽然获
取了商业利益，但客观上
也起到了保存这些名种的
作用。
中国兰家以前看重的

是兰花的瓣形和素心，并
不看重色花，所以传统春、
蕙兰名种的花多是黄绿
色。但近年来，大家对色花
的兴趣越来越大，选出来
的色花也越来越多。
其次是郭沫若说“日

本人赏兰，重叶而不重
花”，这一点也不完全对。
如前所述，日本兰家是重
视花的，但他们也重视“叶
艺”，即兰花叶子上出现黄
色、白色或接近透明的色
线、斑块，或出现株型的变
化。花只能赏一时，而叶艺
则全年都能欣赏，所以日
本兰家对叶艺也进行了详
细的分类和研究。中国传
统兰花名种中也有带叶艺
的品种，现在又受了日韩
的影响，对叶艺更为重视
了。所以，从兰文化来说，
中日韩之间其实是相互补
充和丰富的。

文章里没有提到的，
是小原荣次郎到处寻访
中国传世兰花名种，并且
摄下照片，进行详细的文
字描述，然后在 1937 年
出版了三卷本的《兰华
谱》一书。小原贩卖兰花，
但显然也是个爱兰花和
对待兰花态度十分认真
的人。他的《兰华谱》在改

革开放后又传入国内，受
到很多兰家的重视。因为
当时许多中国的兰花传
统名种已经湮灭或失传，
有了这书，就可以按图索
骥地在民间寻访，或者向
还保存着这些传统名种
的日本去引进。

兰花名种本来就不
便宜，造成小原的这套书
的价格也居高不下。1937
年初版的《兰华谱》旧
书，在 21 世纪初就要卖
到 2 万-3 万元一套，现
在更是有价无市。孔夫子
旧书网上 1966 年日本兰
华谱复刊颁布会出的《兰
华谱》，要卖 15000 元。
1974 年讲谈社出的线装
《兰花谱》一函三册，也
要卖 6800元。

小原荣次郎的《兰华
谱》还有一个难得之处，就
是里面还有许多名种兰花
搭配着典雅古盆种植的照
片。这就给现在的养兰人
在追慕古风，再造古人养
兰的优雅境界的时候，提
供了线索。

所以，郭沫若所称的
“小商人”小原荣次郎，因
为对中国兰花的认真，还
是做成了一些事的，并且
留下了一部关于兰花的传
世名作。他实在是一个保
存中国兰花文化的功臣。

饮河的鼹鼠
朔 梅

    有人统计，世界上有老鼠
上千种，比人种还多。除家鼠、
田鼠、白鼠为人所熟知，还有享
誉全球的米老鼠外，大多无籍
籍名。然有一鼠，曾经于乡下常
见。乡人称之“地鼠”。其实，它
有一个易误读的学名“鼹鼠”。
鼹鼠以其独特，入史载文。最出
名的要数《幼学琼林》中：“鹪鹩
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
过满腹”。把它作为看淡荣辱，
洒脱人生的象征。其实，鼹鼠是
最卑微者。若说“胆小如鼠”，于
它最合适。

它身长 6厘米许，通体黑
色，毛如锦缎。因其黑，反衬出
四肢、吻部特别红嫩。其穴居于
郊隰之地，近盲视，仅见光线明
暗，以触觉和味觉，判定食物与

危险。夜间活动，以虫蚁、蚯蚓、
蝼蛄为食。闻动静即遁入洞穴。

秋后稻谷登场，农人忙栽
种，来不及脱粒，垒成堆的稻
垛。此遂成鼠类的乐园：现成越
冬的食粮，温暖的巢穴。鼠类于
是蕃焉。然未及小鼠成，农人打
谷。掀开稻垛，见鼠窝磊然。自
上而下，家鼠、田鼠，近地湿处
为鼹鼠。其小鼠大多未成年，花
生米般大，皮肉剔透而红嫩。此
时，家鼠田鼠父母早已逃离，有
未开眼的小鼠“吱吱”个没完。
唯母鼹鼠不忍离去，以鼻吻一
一安慰儿女。是它没感觉到危
险吗？不是！这倒成了猫的便
餐。猫吃尽其他小鼠后，不吃小
鼹鼠，遂一一咬死，包括母鼹
鼠。鼹鼠身上臭，为猫所不食。

鼹鼠没老鼠猖獗，它总是
卑微地活着。有时迷了路或者
是寻找同伴，会沿着墙脚、旮
旯，“吱吱”上老半天。若一家子
出行，则有母鼹鼠打头，后面的

五六只小鼹鼠咬住前面的尾
巴，鱼贯着，像我们玩老鹰抓小
鸡。这叫做“地鼠叮尾巴”。有
时，最后的小鼠贪玩而走丢，便
“吱吱”着呼唤，寻即母鼠折返，
小鼠咬住母鼠尾巴得返。这举
动是不是去“饮河”？没见过。

鼹鼠其实不糟蹋粮食，往
往食虫蚁，于人类有益处。曾经

的牧场里、牛栏旁、腐草下，多
的是鼹鼠洞，常见鼹鼠出没，或
觅食，或闲逛。有时我们故意不
出声，也不动，它就走到你脚
边，这儿嗅嗅，那儿闻闻。你稍
出声，则乱窜一气。不像老鼠，
“嗖———”一声就不见。它逃起
来也萌，本来跑不快，还要边跑
边嗅。一只猫盯上它了，可也不
管。真是急死人！猫用一爪摁住
它的背，它转过身露出两颗尖
利的鼠牙，用触须碰碰猫的触
须。那两颗鼠牙白而长，可它就
是不咬。猫松了爪子，想让它
跑，然后再追。这是猫戏弄老鼠
的招儿。可它不知是看不清，还
是故作镇定，反而与猫面对面，
还站起来用前爪捋猫须。猫大
概没遇到这样淡定的主，反而

侧躺下来，用爪子逗它玩。直到
猫玩得没劲了，打了几个响鼻，
睡眼惺忪。这时鼹鼠好像说，你
既然不想玩了，那我回家了噢！
它虽卑微，却不乏幽默感，“吱
吱”着不紧不慢地离开。猫懒得
动。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
既便如此，还常见死了的鼹鼠。
那多半是猫所为。

如今，鼹鼠在上海郊区几
近绝迹，可它也值了。捷克拍的
动画系列片《鼹鼠的故事》，影
响了至少两代人———关于鼹鼠
的可爱幽默与真善美。

夜航船带来的雪 庞余亮

    上世纪九十年代，文艺青年们，当然也包括我，有
一句挂在嘴边的诗：“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这句
诗可以作为贫穷的挡箭牌，很是管用。
这首诗的出处是美国诗人罗伯特 ·勃莱的《反对英

国人之诗》。其实，我更喜爱的是他的那首《从火车上看
一场新雪》。其中有一句特别迷人：“他吃下的时间的碎
片从无力的嘴中呼出滋润着雪”。
我生活的地方并没有火车，连汽车也没有，除了一

趟去县城的轮船和一趟去上海的轮船。去县城的轮船
是白天开，而去上海的轮船则要到黄昏才能抵达我们
的码头。这条夜航船叫建湖班，终点在高港。建湖在里
下河的腹地，高港是长江边的港口。建湖班开内河，而
高港班开长江这条线路，一直到上海十六铺。
那时实在太闭塞了，但有了夜航船，我们就和大城

市上海联系在一起了，以至于有了这样的感觉，只要一
上了建湖班，就等于上了高港大轮船。上了高港大轮
船，就等于踏上了上海这块土地。
内河的航船既缓慢又拥挤。但建湖班最缓慢和拥

挤的日子，莫过于冬天，内河的枯水季节已到，而去上
海探亲的人却特多，可见上海的建设有里下河人的贡
献。整个建湖班不止一艘拖轮，而是连系着四艘拖轮，
像迟缓的大蜈蚣在建湖到高港的内河上爬行。
建湖班是标准的夜航船。乘客们携儿带女，所带的

包里必有香油、咸鱼、咸蛋。冬天的夜晚很长，夜班船里
灯光昏暗，似乎所有人的脸都是黑色的，人们以极大的
忍耐力忍受着里面浑浊不堪的空气。好在夜航船像是
大舞台，从建湖开始，就有耍杂技的，练气功的，唱小曲
的，卖杂食的轮番上场，似乎每过一个码头都会重新换
上一批人，整个船舱是无序的、寒酸的、拥挤的，却又是
温暖的，我曾在小时候的船上接受过一个老大爷油腻
腻的棉袄的庇护，虽然有一股油味，但极能抵挡住夜晚
的寒冷。
现在想想，那有夜航船的日子多么灰色，但人们的

心似乎跟夜航船一样，坚定地、不屈不挠地向遥远的上
海进发。长大后我读到张岱的《夜航船》，我想，如果让
张岱乘一乘我们的建湖班，肯定会写出另一篇有味的
《夜航船》。

有一次我去上海，经过长长一天的航行，我满身疲
惫。高港终于到了，我钻出船舱，外面凛冽的风把我吹
得东倒西歪的，但我眼睛
一亮。建湖班的三条船顶
上全是洁白的雪，可没有
下雪啊。

后来还是想通了，是
建湖下了雪。不动声色的
建湖班还是把建湖下在船
顶上的雪顺利带到了高
港。三条夜航船的船顶的
雪上没有半点鸟迹。
再灰暗的日子也是有

奇迹的，比如这三艘披着
雪衣的拖轮，它们在夜里
行驶时真像三条白鲸一
样，在黑暗中的内河上坚
定地游弋。这三条夜航船
已把这白得发蓝的雪带到
了没有下雪的高港，它们
肯定是准备把这雪带到上
海去的，如果它们能去长
江里游弋的话。

桂魄初生秋露微 （中国画） 庄艺岭

责编：杨晓晖

    鹩哥一身乌
黑泛蓝的夜礼服，

若再给一根斯迪
克，就是倜傥的拜
伦爵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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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公廷龙和潘公景郑，二位古籍版
本目录大家，在此一并阐述的原因是，他
们同为吴中人士，且顾老是潘公的妹夫，
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同属上海图书馆，
在其前身合众图书馆内均作出过贡献，
并合作编录了几本重要的书籍。

顾廷龙老先生，（1904~1998）著名
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曾任上海图
书馆馆长。上世纪 30年代起应叶景葵之
邀，与张元济、陈陶遗诸公一并投入合众
图书馆的筹建工作，曾草拟《创办合众图
书馆意见书》，并担任总干事。顾老对合
众的贡献有目共睹，在此不一一赘述。

先祖与他熟识已久，我在上世纪八
十年代初，曾赴淮海路寓所多次拜访老
人家，顾老面清目秀、儒雅厚道，一口略
带吴语的说话神情，微微点头，使人陌生
感荡然无存。先祖数本书籍的出版，封面题词均出于他
的手迹。他老人家也曾为笔者多次书写条幅和拙作题
词。顾老法书浑厚凝重、雍容华贵、气格雄健、力能扛
鼎、意蕴超然。王元化先生曾称顾老的法书：“融厚植之
学养、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干才于一炉。”
“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评价之高，当之无愧！

另有值得一提之事，是苏州草桥中学建校八十周
年校庆（1987）。沪上大家吴湖帆公已经仙逝于“文革”
中，颜文樑老先生体弱年高，行走不便。顾老恰巧在京开
会。因此先祖一人作代表前行。该校隆重重塑石碑，此石
碑由先祖作文，顾廷龙书写，以此来纪念吴中名校。

潘景郑老先生（1907~2003），潘氏藏书是指吴中
景郑潘公的祖上潘祖荫“滂喜斋”，潘公与兄长潘博山
继承了祖父潘祖同“竹山堂”全部藏书四万卷外，还时
时留意收集其他珍贵书籍版本，至 1919年“竹山堂”改
名为“宝山楼”时，已经藏书三十万卷，为潘氏藏书之
最，苏州潘氏藏书，从潘奕隽的藏书楼“三松堂”算起，
递传到博山、景郑昆仲的藏书处“宝山楼”，共藏典籍三
十万卷，把潘氏藏书推向顶峰。私家藏书递传六代，在
藏书史上实属罕见！

我在先祖的带领下数次赴西康路潘公寓所拜访。
以后经常去潘府给祖父传递书籍。老先生温文尔雅谦
逊有礼，房间里的书籍堆满，把人都包围着，进门是先
见书，然后在书缝中找到人，老先生捧着书端坐在水泄
不通的书桌前与我交谈……

潘公曾为拙画多次题词填词，一是四尺整张横式
的红梅图，另一幅是三尺的直式昙花图。原作是应先祖
在港友朋嘱画，目前家中仅有十英寸彩色照片留存着。

他与先祖通信频繁，曾赠送照片一帧，卷轴图籍，
茗瓯盆花，极饶雅致，潘公坐藤椅中，展眉微笑，癸亥年
赠摄（1983）。照片后题词一首，调寄《感恩多》上半阕
云：“彩痕新寄影，衰老留明镜，忘年鱼雁，亲简缤纷。”
该照片现去向不明，为之遗憾。

还有件事情，至今是一头雾水！潘公曾请丹青名家
唐云、陶冷月、申石伽、凌虚、朱梅村及笔者等绘了《寄
沤填词图》凡数十帧，又请先祖写了一篇序文。《寄沤词
稿》积存二三千首，无不逸宕精严，奇气历落。但是最近
有朋友告之说，他家人从未看见过此图和词稿。当年清
楚记得祖父嘱咐我绘如此图画承蒙厚爱潘公还比较满
意，如今这些画和词稿不知去向，毫无着落，只有留给
后人去探索寻找了……

过香积寺
范 婉

    云淡风轻的早晨，我们
入香积寺。王维信笔一现的
景物已在眼前，耿耿于怀的
不是有景道不得，而是物是
人非。在辋川，他也有古木、
山径和钟磬，潺潺流泉，被岩石阻遏发出
呜咽响声；日光照射，黝深的松林寒意阵
阵；还有暮色中空旷曲折的潭岸。一派萧
瑟高逸之景。这不恰似诗人的心境？王维
从怅惘中发出一声叹息。

王维偶然探访的古寺，立即就归于
王维。黄昏，他踱步在寺里，远眺终南山；

要不，索性端坐禅房。他听见
初起于树梢的秋风，而案头
宣纸上依然空白。思念无所
寄。直到他题写《过香积寺》，
仍难遣心中这一声叹息。

这样的早晨，我们周遭有鸟鸣，有草
木，有善男信女。在檐廊里，我们听学者
轻声解读墙上的《过香积寺》诗碑，饶有
兴致。至于香积寺归于长安还是汝州，并
无大碍。围着四角坍圮的砖塔，转了几
圈，但没有谁还能从塔侧的伽蓝院里又
一次寻得寂虚的胸臆了。


